
更多精雕细刻
周小林

! ! ! !近期，各种赞美电影《芳华》文
字动人炫目。能为一部艺术影片动
情垂泪，也是痛快舒畅的享受，我与
老伴遂相约去看《芳华》，且备足了
纸巾，以防泣不成声———当然，这是
说笑，我们期待冯导和严歌苓女士
这次合作擦出的火花，给我们惊喜。
电影确实拍得很美，很流畅，把

我们这对古稀老人带入了那个亲
身经历的年代。然一气看完，直至
散场，老伴看我，我看老伴，在褶
皱的老脸上，竟无一滴泪痕。自认
为比较感性的我们，却哭不出来，
这是怎么了？

交流之下，感觉相同：散了，淡
了，浅了，不够味儿！更为不合理的
是，在推动人物性格发展和变化的
重要情节设置上，不太合逻辑。“芳
华”，有些“华”而不实，遗憾。分析许

久，我以为问题主
要出在剧本上。

个人感觉，如
同《梅兰芳》《金陵
十三钗》《归来》一

样，这些重量级影片的剧本（或小说
改编）均出自严歌苓之手，由大导演
执导，可谓强强联手，然都轰轰烈烈
出演，平平淡淡收场。严歌苓是一位
有才情的作家。她善编故事，写人
物，描细节，捉题准，产量高，作品
多。问题会否就出在“多”上。会写，
能写，写得多，然而，写不精，写不

深，精品少。读她的作品，开篇几章
好看，再看下去，散了，水分多了，味
也淡了。
不妨就《芳华》中几处情节提出

商榷。
其一，作为推进剧中主要人物

何小萍性格变化发展的重要情节：
小萍在刻苦训练中满身汗馊味，所
有男生均拒绝为之伴舞。这个设置
几乎不能成立。回想当年，在那个时
代，无论部队文工团还是地方团的

舞蹈演员、戏曲演员、杂技演员，哪
个不是训练一身汗，排练一身汗，演
出一身汗，夏也一身汗，冬也一身
汗，男也一身汗，女也一身汗。夸张
点说，汗馊味可是最青春美丽的味
道！且，男生们能为漂亮女生伴舞伴
演是最幸福的事，乐队和舞美的小
伙子们更为不能亲近女演员常常发
“醋劲”。剧中何小萍清秀端庄，身
材娇好，舞蹈基本功娴熟出众，抢
着为作她舞伴，恐怕还来不及呢。
其二，六分钟的战争场面，多

了，赘了。“陷沼泽”情节曾相识：
前苏联电影用过，《长征》用过，很多
影视剧也用过，再用，不免是偷懒的
套路了罢。至于十七岁的小战士被烈
火灼伤，生命垂危，人都不行了，有那
么多力气，说那么多话吗？存疑。

我们仅出于热爱中国电影，并
非挑剔苛求。多而不精，是任何艺术
创作的大忌。若能更多潜下心来精
雕细琢，推出一部属于自己和时代
的经典力作，那么好作品不必多，一
部就行。

夫妻搭档工
杨松华

! ! ! !夫妻搭档工，那是外出务工
农民中的最佳搭档组合。一来，解
决了夫妻分居两地的尴尬；二来，
夫妻在同一家公司或企业进行工
作，可以更好地同心协力、优劣互
补。在异地他乡的漫长打工时光
里，夫妻双双一路艰辛伴随，向着
美好生活奔跑。
我现在工作的企业，有一对

老年夫妻工的门卫兼保洁员。男
的主要职责是看护厂大门，女的
主要职责是厂区环境卫生的打扫
与维护。夫妻俩二十四小时吃住
都在那间门卫室内。有时，男的外
出办事了，女的就顶替他
的位置，看护厂大门；有
时，女的生病了，男的就锁
好厂大门，替女人打扫起
厂区卫生来。睡到后半夜
了，有下晚班的工人需要开门回
家了，女人看男人在那头睡得正
香，不忍叫醒他，悄无声息地起床
替男人值起了岗……
我曾在一个汽车站的交通枢

纽工地上，看到一群挖孔桩的工
人。令我惊奇的是，每根孔桩基本

是两人一组，一男一女，年龄相
仿，走上前一打听，原来，他们是
夫妻搭档工。男人在井下挖着，女
人呢，则在上面把男人挖出的泥
土石块吊出去。那每桶泥土石块
近百斤重，女人呼喝呼喝地往上
拽，一边拽绳，还
一边不安地提醒
井下人说：“站开
点！———你还站
开点！”

男人继续在井底猫着腰挖，
或用风镐钻，女人则在井上面将
那铁桶底、吊环、拉钩、绳子一一

仔细检查一遍，确定了没
有漏缝、开裂、磨损过大的
痕迹，这才放心地又将空
桶慢慢放入井底。女人还
将井边沿的杂物清理得干

干净净，生怕有东西掉下去砸伤
了男人。夫妻间的分工明确，又是
这样的默契和信任。
打磨工，是机械制造业、模具

业、木业、皮革业等打磨抛光工艺
的工人。打磨工长期流动，一般工
作时间不长，主要是打磨会产生

粉尘，长期吸入影响肺部及呼吸
道、鼻腔健康，对身体危害很大；
还有打磨机产生的噪音和震动，
长期操作会影响听力和造成手臂
肌肉的损伤。据说，有长时间操作
的工人还会被这种噪声和震动弄

得心烦意乱，导
致打磨出来的产
品质量一而再再
而三地出现次
品。有一年，我们

招来了一对夫妻打磨工，很快，我
们发现，这对夫妻在操作过程中，
有着和其他搭档组合工（主要是
两个男工之间的上下工序的组
合）不一样的举动：男人在操作
时，女人会主动伸出手，将男人快
要滑落的头罩扶正；还会用湿手
巾将沾在男人鼻翼罩上的厚重灰
尘抹去。反之亦然。这对夫妻工干
得又快又好。女人在打磨男人传
送下来的产品时，偶尔也发现男
人负责打磨的头端部位存在毛
刺，女人就会一声不响地补工。他
俩打磨的产品最终到成品组装工
序是合格率最高的，同时，创造了

在我们公司打磨车间工作时间最
长的纪录！他俩在五年多的打磨
时光里，一直身心愉悦，整天有说
有笑，始终处于工作最佳的状态。
我们曾认真分析了这对打磨

夫妻工创造的最佳工作状态，那
就是夫妻间的劳动爱护。这种爱
护自觉贯穿于他们的工作中，让
双方都能感受到来自伴侣的体贴
和一颗温柔多情的心。更有他们
夫妻间的互为欣赏，一方工作出
色，同时减少了另一方的劳苦，一
方干出了成绩，受到领导的表扬
或表彰，也给另一方带来荣誉感。
我们常说：“男女搭配，干活

不累。”而夫妻搭档工又高于一般
男女间的搭配，他们之间除了异
性情感，更有惺惺相惜的共同家
庭后盾。在中国当下数千万的进
城劳务大军里，不知还隐没着多
少这样的夫妻搭档工，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凭着对远方家
园的热爱，夫唱妇随，共同播收成
果，一起建设着我们的国家。
如果你也遇到他们，请尊重

他们，珍惜他们，善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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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有!说唱"

李君兰

! ! ! ! 近日，
有歌手在某
歌唱竞赛真
人秀上重新
演绎了经典

老歌《沧海一声笑》，在间奏间添了一段铿锵有力的
“说唱”，受到众多网友点赞。不少网友称赞道，“中国
风”加“说唱”，这回中西合得完美！
说到这儿，把“说唱”完全置于“中国风”之外，恐

不妥当———中式说唱古已有之。不说远的，就说眼
前，要是翻开“非遗”名录查找“锣鼓书”相关资料，就
会发现在吴越地区很早就有民众击鼓敲锣、唱表说
书的“说唱”文化。
锣鼓书起源于汉末晋初，流行于明清时期。旧称

太保书，最初出现在现今上海郊县道教道场的“太
保”仪式上，是一种乐神的唱说，用以禳灾祈福。后逐
渐从宗教场所中走出，走入越来越广的生活场景，从
在年节农闲里“说唱”，到进茶园、入书场，慢慢成为
横跨几百年的流行文化。演出时，台上架一鼓，艺人
立于鼓旁，右手执鼓签击鼓，左套镗锣、夹锣锤，打节
拍、造气氛，因而“镗锣书”、“神鼓书”的称呼慢慢流
传开来。新中国成立后，便合其名称为“锣鼓书”。
锣鼓书声腔曲调丰富，极富江南民间音乐特色。

表演时，软软糯糯的沪语，逻辑紧密的台词，活灵活
现的动作，结合变化多端的鼓点节奏，话春秋、话传
奇、话桑麻……时而扣人心弦，时而令人捧腹，是保
存在大都市中为数不多的民间乡土艺术形式。
顺着历史河流一路传唱下来的锣鼓书不断换着

新颜：伴奏有新颜，伴奏中加入了二胡、琵琶、爵士鼓
等乐器，大大丰富了节目的观赏性；曲目有新颜，自
!"#!年以来，南汇人创作了《王婆骂鸡》《真情献给
城里人》《情满上海》等百余篇新作；艺人有新颜，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
欢上锣鼓书，在上一
辈的口传心授中接过
老艺人之衣钵。

非遗在身边
戏曲篇

以
马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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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著名的“土肥圆”老公，居然
爱上了马拉松这一时髦的体育
运动，并且从“上（海）马”，跑到
“杭（州）马”，“北（京）马”，“郑
（州）开（封）马”，“广（州）马”，
“厦（门）马”，“（武）汉马”……一
路高歌猛进，目标直指“百马俱
乐部”。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切，源于四年前的一次体检。

验血报告上华丽丽地一片姹紫嫣红，很
多指标超出了正常范畴；最令人触目惊
心的是结论———重度呼吸障碍
症。医生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
是减肥，一是戴呼吸机睡觉。毫无
疑问，正常人都明白此刻只有一
条路可走，那就是———减肥！
老公痛下决心，洗心革面，制

定了严格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每
晚只吃一两口饭，配合适量蔬菜
水果，然后进行一小时的快步走。
这也的确是为难了一个上超市也
要开车的超级胖子，走不到十几
分钟就开始吭哧吭哧直喘气，心
跳加速，汗如雨下。我在一边鼓励
道：“不过是多走几步路呀，很轻
松的。”其人怒目而视，怼我：“身
上背几十斤肉走路，你试试看！”
怒归怒，老公的执行能力还

是令我刮目相看。每天一小时的计划雷
打不动，生意应酬之后步行回家，外地
出差行李箱里必备一双运动鞋，即便是
上海 $%!的桑拿天，也一样在户外大
踏步前行……暑假结束，上磅一称，不
到三个月的时间，居然整整瘦了 &%斤。

成果是惊人的，更可喜的是，减肥
居然带来了意外之功。因为坚持走路，
他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渐渐身轻如
燕，不由自主地小跑起来。小区里的花
园步道束缚了他的脚步，他索性跑到外
面的马路上；车来车往影响了他的挥
洒，他就往宽阔的滨江绿地跑；他遇见

了越来越多的跑步者，年轻人，年长者，
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夜跑团，晨
跑族……素不相识的跑者擦肩而过，彼
此交汇一个鼓励的眼神，或是一个友好
的微笑。老公渐渐爱上了跑步。
随着鞋底的磨损，公里数的增加，

身体的适应，耐力的增强，必然指向跑
步者的终极梦想———马拉松。当初的无
奈之举，竟然升华成了一项自愿的挑战
赛事。老公小试牛刀，就在个人首次全
马———“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中跑出 $

小时 '%分的成绩。虽然远不能与
(个多小时的专业选手相比，但
在所有完赛的选手中已经排在半
数以上了。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
完全没有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来
说，绝对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
经过几次参赛，当他明白自

己在速度上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
之后，把重点转移到宽度上。他想
在退休前跑完 )%%个马拉松。

一边跑步一边观光，你会发
现你熟悉的城市和熟悉的人，都
完全不一样了。太湖边的樱花灿
若朝霞，分明是街头演奏江南丝
竹的女子的脸；珠江畔的“小蛮
腰”与周围的摩天大厦共同谱成
一跳动的旋律；落在后头的长须

老者，胸前赫然挂着激情燃烧的岁
月———“中国老兵”；跑在前面的五十岁
大姐，屁股上贴着普通女人的纠结———
“征婚启事”；路人虽然被交通所阻，但
神情是欢愉的，仿佛参加一场盛大的节
日庆典；路边拉拉队的学生们又唱又跳，
向马拉松英雄们致敬；多年未见的老同
学得到消息，纷纷从各处赶来加
油，并以此为契机组织一场大规
模的聚会，重温同学少年……
马拉松的正能量是惊人的，

还有多少无法预料的惊喜，期待
着我们去发掘。

我
的
母
亲

许
王
凡
生

! ! ! !我私下里喜欢叫母亲为“老妖精”，
年岁渐长，身材矮胖，却整天描眉画目涂
脂抹粉，穿红戴绿在人多广众的广场上
跳广场舞，真是丢脸丢到家了。每每见母
亲花枝招展地与几位同样着装的老姐妹
招摇过市，我总是庆幸自己像父亲，身材
苗条，穿着朴素，衣服常年不是黑白色，
便是灰褐色，并且喜欢清静，不像母亲爱
往人堆里钻。

有时我抱怨父亲整天埋首书本，也
不管管母亲。但父亲却乐呵呵地说道：
“你妈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穿衣打扮，现

在好不容易条件许可了，化个妆，穿一套她喜欢的花衣
服去跳广场舞有什么不好？你还别说，我就喜欢你妈这
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年龄无关，与身材是否婀娜无
关。”连父亲都赞成，我就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持反对意
见，但我一直拒绝母亲发出的去看广场舞的邀请，因为
我狭隘地认为矮胖的母亲即便再自信满满认真苦练，
她的广场舞跳得绝对好看不到哪里去。

但哥哥的婚礼，却让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对母亲的偏
见。婚礼那天，伴随现场《结婚进行曲》，嫂子在她父亲的
护送下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当嫂子的父亲将嫂子的手交
到哥哥的手上，哥哥嫂子相互交换过结婚戒指，母亲主
动向宾客们提出喜欢唱歌的父亲和嫂子的母亲共同演
唱歌曲《最浪漫的事》，而她本人示意过哥哥嫂子赶快手
挽手跳舞后，便落落大方地邀请嫂子的父亲一起在美妙
温馨的歌声里翩翩共舞。一曲舞结束，两对父母齐口同
声地祝愿哥哥嫂子在日后的婚姻生活里一定要互敬互
爱珍惜彼此。这还不算，爱出风头的母亲又对台下的老
姐妹们频频招手，随后，一群略施粉黛、身穿俊俏可爱改
良旗袍的大妈们，手持团扇，动作整齐划一，在古典的乐
曲声中，舞出了老年妇女们历经风霜后的美丽和自信。

我一边欣赏，一边在心里暗暗感慨，岁月催人老，
即便美人再漂亮，也会被时光悄然湮没，摇身变成满脸
皱纹身材走样的老妇人。人生在世，唯有自信，可以超

越时空，化身为一种恒远
持久的美，绽放出耀眼的
光芒，愉悦自己，感动别
人，比如我的母亲和她的
老姐妹们。

垛子 刘向东

! ! ! !秋冬之交收完了庄
稼，晒场上除了夏天留下
的麦秸垛，又多了用玉谷
秆子垒起的垛子。太阳落
山时，站在老槐树下望去，
暮霭中的垛子宛如丰满圆
润的乳房，在静候着欢叫
而来的娃子们！
村口的晒场是我们的

乐园，场上的垛子是我们
的伙伴。即使我们翻脸打
架，也会在垛子间相好如
初。有次，我们光着膀子在
山脚拐弯处的水渠里用石
块和柳条拦了二道坝子摸
鱼，当清晰地看见黑黢黢
的鲶鱼已被拦在了坝内
时，村西的柱子一伙突然
跑来抢鱼。他们出手不凡，
一下水就摸到了胡须细长
身子肥硕的鲶鱼。可我们
东摸西堵却一无所获。气
愤中我们边撩水谩
骂，边扒开坝子放
鱼。对方也不示弱，
他们的还击更激发
了我们的斗志，彼
此拳脚相加扭打一团。要
不是过路的大叔拉开我
们，后果不堪设想。傍晚，
我们各占麦垛，就像两军
的战前对峙，直到月上山
头各自回家也未握手言
和。然而，毕竟是童年玩
伴，这样的对峙仅维持了
两天。事后我们又欢聚一
起模仿《列宁在 !"!*》里
的精彩镜头。柱子演瓦西
里，我扮演从垛上往下跳
着呼喊“瓦西里”的卫队长。

等我从垛上跳下斜躺着对
跑来的瓦西里断断续续地
说：“快去救列宁”后，柱子
举“枪”一挥，西边的一伙就
朝前方的麦垛“进攻”。之后
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蓬松
的垛上大口地吸着清香凉
爽的空气，看通红的火烧云

和明亮的星星月亮！
冬日里，如期而至的

大雪裹住了村子，却裹不
住我们雪花般飞扬的心思
和脚步。垛子蓄足了太阳
的热量，虽然大人们阻止，
可我们躲在清香温暖的垛
窝里看连环画的出神，或
是以垛为“阵地”打雪仗的

快乐是大人们无法
想象的。不仅如此，
垛子还是我们仗义
的见证。有天柱子
拿来一只包裹，用

机警狡黠的目光扫了一眼
说是邹老师的东西要藏在
垛子里，谁说出去谁就是
叛徒“甫志高”，决不轻饶。
他说的邹老师教我们语
文，脸像“小常宝”，扎两个
月牙儿短辫，平时说话细
声细气，但读课文却语音
清亮。课堂上如有人捣蛋
就走到跟前说：“站起来！”
随即脸上泛出两朵红晕，
一声不吭地瞪着睫毛上翘
的大眼睛，直到捣蛋者低

了头才让坐下。至于柱子
为何要藏邹老师的包裹，
我们深感神秘，可又惧于
他“打架王”的威名也不敢
细问，只管严严实实地藏
到垛顶。终于有天柱子说
邹老师要去别处了，我们
才取下包裹交给邹老师。
当她打开包裹抚摸着发黄
的书本时，我们都屏住了
呼吸，好像面对的是姐姐
要远嫁似的相对无语。多
年后，柱子说那年有人以
她私藏“反动书本”为由暗
地陷害，还指使柱子他爹
去搜查。幸亏柱子知情后
立马和我们藏匿了包裹。
如今的村子已无垛子

的踪影，曾经的风景只在
记忆中，如同一颗饱满的
麦子，一到季节就会在心
里生根发芽！


